
《《 草草地地周周刊刊》》 欢欢迎迎读读者者评评报报、、提提供供新新闻闻线线索索

9
新华每日电讯/2017 .12 .8/第 355 期

刊名创意：王蒙 刊名题写：沈鹏

本刊主编：姜锦铭

值班责编：李牧鸣

版

邮箱： worthreading01@163 .com

景德镇：以瓷之名

电话：（ 010 ） 88051377

扫二维码，
关注新华每日电讯

12

在泥土和文脉中蜕变
一个武陵山土家村寨乡村振兴的“微调查”

本报记者栗建昌、李松、周凯

朝霞初现，初冬的梯田如碧玉铺地。
绿树掩映间，古砖木梁的土家民居错落
有致。远远望去，绕村公路挂在山腰。潺
潺的溪水流过农舍，晨曦之中，空气都格
外清甜。

一大早，村支部书记陶涛就出了门。
村里正忙着犁冬水田，陶涛每天头一件
事，就是沿着稻米梯田，细细查看进度。

穿行村寨间，放眼所及，新近刚收下
的一茬金黄稻谷，铺满家家户户的堂屋。
沿路还有不少生面孔——— 乡村游的外来
客人，爬山的、遛弯儿的……

退回去几年，村里还少有生人进来。
“别说外人，本村年轻人都快走空了。”陶
涛说。

这座名叫何家岩的土家村寨，位于
渝东南的武陵山区，重庆酉阳县花田乡，
5 年前还穷得叮当响。但近几年，花田独
辟蹊径，新事频现：种出有机贡米、搞起
乡村旅游、办起乡村讲习班。

山高路远，媳妇光见嫁出去

这曾是武陵山区腹地一个典型的贫
困村寨：五成多的土地铺在 20 度以上的
斜坡上，地块破碎，平均每块约 2 分地，
耕牛犁田都难转身，当地农民戏称为“永
向前”；村后满山的石头疙瘩里长不出大
树，尽是灌木、荆棘……

村里“最好的”一块田，是何绍华自
己耗了老劲，平整出的 1 亩多水田，一年
到头产的粮也不到 500 斤。守着“最好土
地资源”的老何，也没能富起来。

2012 年，何家岩村农民人均纯收入
还不到 3000 元，山高路远，“外村的姑娘
一听何家岩就摇头，媳妇光见嫁出去，不
见娶进来”。虽然何家岩也有自己独特的
资源——— 4000 多亩层层叠叠的梯田。

当地村民口口相传，早在 500 多年
前，先辈们为躲避战乱迁至花田，发现当
地有两个溶洞，清泉汩汩而流。有山有水
好开田，何家人就此垦田种稻，生息繁
衍。

深山腹地的何家岩，产业选择的余
地其实很有限。因此，当人们找寻乡村发
展骨干产业时，理所当然首先想到的，还
是离不开当地最大的资源——— 稻米。

但是，农民也最讲实际，他们有自己
的顾虑：一是何家岩地处喀斯特山区，水
田难存水，只能流水养稻。“稻田几天就
换一次水，耕作层浅，一锄头下去就是卵
石。水田不存肥，产量低咋卖钱？”

二是种稻辛苦，人力成本投入大，往
往倒亏。当地有句俗语，“8 月犁田一碗
油、9 月犁田半碗油、10 月犁田来年只
剩光骨头。”种稻就要抢抓农时，费心费
力还不挣钱。

三是一家一户种植，稻种杂乱，生产
流程不统一，打不开市场，效益自然较
差。

何家岩的水稻种了几百年，但代代
种稻代代穷。人人赖以为生，却从未凭此
致富。在老实憨厚的农民眼里，种稻是个
没“奔头”的产业。

这些年，由于种稻不挣钱，农民蜂拥
外出务工，700 多青壮劳力几乎全部走
光。原先的主业成了副业，4000 多亩稻
田，四成多撂了荒，另外四成多也已改种
出力相对轻省的玉米、红薯，水田已所剩
无几。

“咱农民不怕吃苦，就只怕下了苦
力，也搞不到饭吃哦！”70 多岁的何易学
在村民会上讲了实话。要重拾稻作，大伙
儿都没信心。

定下稻米产业发展目标后，乡、村干
部曾一家一户做工作，但往往要吃“闭门

羹”。何易学一家一开始也顶得厉害，看
见干部要进屋，“嘭”的一声把门关了；不
少农民也是顾虑重重，宁肯让自家水田
荒着，也不让干部帮着犁田；有的村民听
烦了，甚至还抡起扁担，把上门做工作的
人赶进地里……

重振贡米，带头人当年就脱贫

花田以稻远近闻名，“黄杨扁担软溜
溜……挑担白米下酉州……”土家民歌

《黄杨扁担》吟唱的白米，就是以花田乡
何家岩村等地为中心片区出产的。

即便稻米不赚钱，但当地人也还承
认，大自然厚待花田，让这里山高水长、
光照充足，产出来的稻米也带股“仙”气
儿：香酥油糯、滑而不腻、质白如玉……
端起一碗，清香扑鼻。据酉阳县志记载，
花田稻米还一度是上供朝廷的贡米。

“有这么好的资源禀赋，不盘活太可
惜。认准是对的路，就应该坚持走下去。”
面对多数人的顾虑，作为产业发动者，村
支书陶涛等人决定另辟蹊径，先小规模
发展 20 多个“自愿者”，做出了示范然后
再推广。

重拾稻作，何峰是全村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说起当年愿意率先尝试，何峰
笑言也是被“逼”得没退路了。

“之前全家人都在外打工了 10 多
年，没攒下啥钱。反倒是妻子身体拖垮
了，肾积水、心肌炎，周身都是病，不得已
只能回老家。”为妻子治病，欠下一身债
又没啥挣钱手艺的何峰，捡起了 5 户人
拢共 20 多亩没人要，荒了多年的田土。

政府帮扶也没缺位。花田乡党委书
记冉廷彪至今记得，当年为帮助农民整
修梯田，重新种稻的场景：“2012 年 3
月，正是春耕时节，为抢农时，近 60 名
乡、村干部全员发动，天天凌晨 6 点点名
集合，打着手电筒进村，到人到户，帮农
民犁田、放水。”

每日，乡村干部都要“白天汇总、晚
上总结”，“一对一”提出帮扶方案：被说
服种稻的何易学家 3 个儿子在外打工，
两个老人都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平时走
路都要杵棍子，何况下田种地。为此，乡
里提出，由帮扶干部组织专业队伍，免费
抬犁下田翻泥……

从传统资源中开掘产业新局，不仅
要动员农民干，关键还要让人看到效益
前景。

为此，乡里帮着种植户“抱团取暖”，
组建了花田贡米种植合作社，由合作社
统一稻种供应、种植流程，并开拓销售渠
道，力争用高品质稻米抢占市场。

冉廷彪还亲自张罗稻米的产后环
节，专门聘请了浙江、广东设计企业，为
花田贡米统一包装标示和品牌形象，同

时由政府搭台，组织贡米销售展示会。
初战告捷，实现了统一供种、统一

植保、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花田贡
米，在 2012 年的渝东南市场上率先打
响知名度，黄谷销售价达到 3 元/斤，
是当时普通稻谷市场价近 3 倍。何峰
头年种稻，就收入了近 2 万元纯利，当
年就翻了身。

实践最有说服力。何家岩村贡米
合作社第一年组织恢复梯田时，面积
不到 500 亩，第二年就有 157 户农民
参与种植，面积拓展到 1700 多亩。

保卫品质，稻田装上摄像头

同样是种稻，为啥以前不赚钱，现
在却逐渐成了“香饽饽”？这可不光靠
合作社统一运营。其实，这些年在乡村
发展中，一个个带着泥土气息的财富
故事还在花田山间上演。这些故事的
背后，离不开农民、土地与技术、品牌
有效对接。

何家岩最大优势是什么？绿色、生
态是不约而同的共识。“好山好水出好
粮”，种稻就要种有机，依托品质走向
中高端市场。

“现在村里 5000 多亩水稻田，种
植全程‘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有机
肥。”陶涛说，为了让零化肥、零农药的
种植要求落实到位，村里在稻田四周
区域还安装了 12 个摄像头，实时监
控，规范社员生产行为。

农耕不打农药、除草剂，病虫害、
除草问题咋解决？农民自有智慧，他们
既有高科技，也有土办法——— 用杀虫
灯，物理杀虫不污染；水稻间作，有效
防止稻秧病变；水田养殖麻鸭，发展循
环农业。

“村里请来重庆市农科院专家做
了测算，一亩田养 8 只鸭正好，麻鸭会
把田里杂草吃干净，又不产生过重污
染，保持生态平衡。”种植户陈素仙说。

临近严冬，寒风习习，何雪峰一群
人还干得热火朝天，他们正忙着拔草，
赶耕牛下田。

“合作社对大米种植把关严，要求
零农药、零化肥、零除草剂‘三零’标准，
否则拒绝收购。现在搞有机种植，虽然
亩产量下降了 30% 多，但产值却比普
通稻谷高出 4 倍以上。”何雪峰说。

但这几年，有机大米能卖出高价
钱，有人却也动了歪脑筋。为了提高产
量、减轻劳动强度，个别人向田里打除
草剂，乘人不注意偷施化肥……

好不容易树起的有机牌子，就这
样砸掉啦？

农民自己的事，还得农民自己解
决。大伙儿围坐一团，共同想办法。最

后达成一致，种植户实行联户监督，以
邻近 5 户为一个单元，相互监督。有一
户洒农药，户户受罚。

既有约束机制，也有激励手段。为
鼓励生态种植，花田乡政府以每头牛
1000 元的标准，连续 5 年对耕牛进行
采购补贴。同时，每年每亩 260 元，向
种田农民提供梯田保护费……

原来的“赔本生意”正在变成富农
产业。靠着有机种植和品牌推广，“花
田贡米”已是渝东南地区知名的“品牌
主粮”，并成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目前，5000 多亩核心种植片，年产有
机大米 1500 多吨，产值超过 3000 万
元，甚至远销日本、香港等地。

文化是魂，洋师生看上古民居

冬日的何家岩梯田，分外美丽。
12 月初，收割后的梯田灌满溪水，锃
黑发亮。站在山间俯瞰，像极了一幅水
墨丹青——— 蜿蜒曲折的田坎，摆动着
摇曳生姿的线条，似碧波荡漾，又似气
韵流布……

但这些年，与不断壮大的产业、美
丽的自然风景不协调的是，拥有数百
年历史的何家岩土家古村落已年久失
修，日益破败，成了群众另一块心病。

何绍华家的宅子，建成已近百年，
堂屋一侧土墙倾斜，墙壁裂口最宽处
有 10 多厘米，要用木棒支撑，不遮风
也难避雨。乡政府统计，在何家岩村，类
似何绍华家这样的危旧房就有 119
座。

乡村振兴，文化是魂。最初，为改
造危旧房，也曾有人提出把房屋推倒，
重建新房。但恰在那时，一群比利时高
校建筑系的师生，到何家岩做为期半
月的古建筑考察之旅，给当地人以新
的启示。

“硬山式屋顶、罗盘雕窗、穿斗结
构……在外国人眼里，土家人的百年
民居都是宝贝，咱可不能随随便便就
丢掉。”陶涛说。

“乡土建设应从传统文脉中去寻
找答案。”乡、村干部和群众代表一起
开了院坝会，并结合专家意见，最终确
定按照“因山就势、依山傍水、自然布
局、错落有致”的原则，对古民居修旧
如旧，最大限度地实现实用与观赏、古
朴特色风貌与现代内部设施相统一。

2 年多来，何家岩村修缮的古民
居已有 79 户。为恢复古村落，村里还
整治了 4000 多平方米的建筑庭院、对
部分木质建筑实施了防虫治理……

古村落的治理，还意外收获了更
多的经济效益，一大批赏美景、体验乡
村文化的游客慕名来到了何家岩，一

年就有 5 万多人次。
乡村振兴，人才是根。伴随人流回

来的，还有 200 多个本乡本土的年轻
人。20 多岁的何锐回来了，现在还当
起了一名农民“电商创客”，通过互联
网，一方面接受游客的乡村民宿订单，
另一方面采购贡米、腊肉等土特产，
“买本地，卖全国”。

何钢也回来了，有商业头脑的他，
搞起了“私人定制”：消费者可以先掏
订金，提前定下 1 亩水稻田，在秋收收
获时节，何钢会专递定制的精品大米，
贴心地配送到家。

民富村美，干群关系也和谐了

最近，一阵阵爽朗的笑声从石墩
兰里家传出，听说记者和乡干部来访，
村民们纷纷围拢来。

何雪峰首先开腔，他家明年准备
再搞 10 多亩有机稻，空出 7 间客房办
起农家乐，搭上乡村旅游“快车”；何绍
华这几年搞产业也挣了钱，他去年主
动向政府写信，要求摘掉“贫困帽”，还
成了县里脱贫致富标兵……

中午时分，大伙儿在石墩兰家吃
工作餐。憨厚的石大嫂夹起一块腊肉，
就往花田乡党委书记冉廷彪碗里送。
“冉书记，你最辛苦，多吃点……”一席
话，引得大家笑声连连。

“以前何家岩村贫穷落后，干群关
系也不好，群众总说‘干部不理事’，干
部下乡想找农民要碗水喝都难。”冉廷
彪觉得这几年，何家岩的变化，除了乡
村更美、农民更富之外，就是干群关系
更融洽，“大家心往一起想，劲往一处
使。”

乡村振兴，有效治理是保障。说起
群众工作方法，冉廷彪有一肚子话说，
“关键就靠尊重群众，引导群众，农民
懂的东西，就放手让农民说了算。”

2015 年初，何家岩村要整修梯田
轮廓，更好满足乡村旅游需求。“结合
群众意见，整修设计稿反复修改了不
下 20 回，而且边施工边改进，农民诉
求一点也不怠慢，景观细节也不马虎，
大家都赞成，工作推进才快。”

在何家岩，村里最近“大事”还不
少，一是成立了议事小组，重大事项不
再藏着掖着，而是公开征求意见、公开
决策。二是开办乡村讲习班，“群众点
单、讲习员配菜”，“高端”的有党中央
的相关政策精神，接地气的有扶贫、医
保等惠民政策，还有农村实用技
术……

班子强、心气齐、农民富、纠纷清。
这个曾经穷的叮当响的土家村寨，正
走在乡村振兴的大路上。

▲村民在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何家岩村田间劳作。 摄摄影影：：陈陈碧碧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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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牧鸣

2017 年即将过
去，记者刚刚获悉了
一个数字：北京今年
人 均 纸 书 阅 读 量
10 . 97 本。虽然居全
国之首，但听上去似
乎并不乐观，尤其和
几个耳熟能详的阅读
大国比。

一方面，为了推
动全民阅读，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北
京市委宣传部主办的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
季”已经七年探索。刚
刚过去的一周，12 月
5 日至 8 日 ，为期 4
天的第七届“书香中
国·北京阅读季”阅读
盛典在天桥艺术中心
隆重举行，公布了一
系列喜人且感人的奖
项。

另一方面，是每
一个“文化”人普遍的
担心——— 还有何人在读书？放眼四处，都
是“举头望明月，低头看屏幕”，不是吗？

说到此，想起好久前一个同事的观
点：古人读书是捧着竹简的，写字是用刻
刀的。倘若先秦之人活到汉唐后，会不会
怒斥纸书不是书？统计阅读量仍要看韦
断了几次？累坏了几头牛？

记者带着疑问，采访了现场的几位
嘉宾。

对于大众担心书店的路越走越窄，
中信书店的总经理、总编辑方希女士一
语惊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阅读的人好
像是少了，其实把关注点放到阅读内容
而不是平台上，会发现不是少了而是多
了。如果囊括纸质和电子媒体上各种的
深度阅读，每个人的阅读量一定大于 5
年前的一年阅读总量。难道电子阅读就
不是阅读吗？当然是，只是改换了方式。”

而称“放弃新东方容易，放弃阅读比
较难”的俞敏洪，也是各种阅读形式相互
补充。

“我的阅读分三个方面。第一，始终
坚持在适当的时候读纸质书，比如在家
里坐在非常舒服的沙发上泡着绿茶或者
红茶，我就会读纸质书籍。所谓的书香不
就是书的油墨香味嘛。我家里的纸质书
籍有一万多本，每个月还以 30-50 本的
速度在增加。

“第二，读电子书。kindle24 小时不
离身，上面已经购买的有三千多本书。我
是一个总在路上的人，纸质书带多了很
重。所以出门就会带电子书，现在新书上
线速度非常快。其实电子书和纸质书，电
子书平台和实体书店是两种文化的融
合，从来不是一种互噬关系，也不是矛
盾。这在我身上体现得可以说淋漓尽致。

“最后，还要读些碎片文章。微信中
所读到的一些观点其实在正式书籍中是
读不到的，尽管这些观点的表达有时候
碎片化，有时候只是一带而过，并没有长
篇大论的陈述，但它可能会对我们的思
想和思考带来冲击性的影响。纸质书、电
子书，加上根据自己的爱好去挑选的文
章和信息，这些并不冲突。”

俞敏洪称一年翻阅一百多本书，认
真读的达十几到二十本。有些书因为外
出等原因是纸质和电子交替着读。

周围其实很多这样的朋友，如不同
的场合穿衣不同一样，切换着合适的读
书形式。

当然，排除影响视力的因素，对电子
书尚不接纳的文化圈人士也不在少数。

资深媒体人杨浪说，经常问周围年轻人
最近都看什么书，如果一时语塞说只看
微信，“就离我炒掉你差不多了”。

但作为书店的经营者，方希更乐现：
“现代社会，工作和生活的边界正在溶
解。在溶解过程中，强调冲突不如化解障
碍。一天只花 20 分钟的通勤时间获得一
本最前沿图书的精华，这难道不是阅读
吗？它只会给你提供更多阅读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拒绝电子？”

坊间曾传，《纽约时报》一周的信息
量相当于 17 世纪学者毕生所能接触到
的信息量的总和。那么无限量的电子阅
读，也许对新一代人最大的能力考量是
遴选。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快乐和痛
苦，但却又无从比较。当仿生人梦见电子
羊的时候，会不会痴笑当年选书的纠结？

我们深知，书店是城市精神的表达，
是思想的策源地和发布地。所以无论是
什么表达形式，心之所在，书之所在。

只
有
纸
质
书
算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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